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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刑法制度的“中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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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周统治者对于刑法和刑罚的认识温和得多,认为恰当的刑法是祥刑,而不是残暴的杀戮,西周刑事立

法与刑事司法中都具有明显中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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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进入国家阶段,刑法一般成为统治者严

厉镇压被统治者的反抗,维护其统治和社会稳定的

重要工具,这些在历代刑法的内容和适用上都有反

映。可是对于西周统治者来说,由于其国家统治方

式刚刚实现由族内之治走向地域之治,对于刑法和

刑罚的认识还带有家族本位的特色,所以温和得

多,认为恰当的刑法是祥刑,而不是残暴的杀戮。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书籍,对西周的社会状况和

刑法情况作了大量的记述,其中《吕刑》是专门记载

西周的制刑与用刑的一篇文章,使我们对西周刑法

可以有具体的了解。《吕刑》篇首先阐述了制作“吕
刑”的历史背景,并提出了制作吕刑的目标是达到

“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其次,《吕刑》篇
阐示刑罚的具体适用的指导原则。其三,阐明刑罚

的意义,并号召人们正确用刑。纵观“吕刑”所强调

的内容,中和特征都有明显的体现。

一、中和在刑事立法中的体现

从《吕刑》篇看,西周统治者对于刑法的认识还

是比较公允的,他们不是从统治者本身的统治需

要,而是从社会本身的需要来认识刑法,并阐述刑

法的产生和目的。首先,《吕刑》认为刑法的产生是

社会本身的混乱引起的。“王曰:‘若古有训,蚩尤

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
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

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1](P277)由

此可见,在西周统治者眼里,刑法的产生是为了消

除蚩尤作乱从而扩及到社会中的平民的混乱,这种

混乱主要是社会中的寇掠贼害,冒没不正,内外作

乱,争夺窃盗,诈骗强取等行为。
其次,刑法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这种混乱,而不

是要乱杀无辜。《吕刑》认为,刑法刚产生时出现了

利用刑罚乱杀无辜的情况,由于上帝发现,改变了

这种状况,惩罚了滥刑之人,保护了无辜的人:“上
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

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
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

常,鳏寡无盖。”[1](P277)西周统治者对于刑法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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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值得我们称赞,那就是刑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民,
利用刑法乱杀无辜本身也是犯罪行为。

为了消除混乱,保护平民,西周刑法特别强调

了“中”在刑罚中的作用,赞美伯夷、禹等先哲用刑

于中。他们具体做法是“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

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
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

民棐彝。”同时要求西周的四方司政典狱官员不能

象苗民一样“匪察于狱之丽,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

中;惟时庶威夺货,断制五刑,以乱无辜。”[1](P277)

而是“告尔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 何

敬,非刑? 何度,非及? 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

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天于五罚;五罚不服,
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
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1](P278)也就是以反问

的形式把吉祥美好的刑法告诉下属,即为了安定百

姓,你们现在所急需选择的难道不是贤良的人才

吗? 你们要谨慎对待的难道不是刑法吗? 使你们

费尽脑筋反复度量的难道不就是对案件公正适宜

的判决吗? 可见中是刑法之方法,社会的和谐安定

是目的。考虑到西周整个社会政治的实际,中和作

为刑法的指导原则是无疑的。
《吕刑》篇在记载西周立法的原因和目的的同

时,它将具体的罪行大体归结为“寇贼,鸱义,奸宄,
夺攘,矫虔”,这些犯罪基本上都是危害社会的行

为,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安定。此外在《尚书·康诰》
有“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
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

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

弟。”[1](P254)这是我们特别应该注意的一条犯罪规

定:在这里不仅有子对父的不孝之罪,而且有父亲

对子女的不爱怜和厌恶之罪;不仅有弟对兄的不恭

敬之罪,也有兄对弟的不友好之罪。从中我们可以

看出法律对家庭关系采取的中和的态度。

二、中和在刑法适用中的体现

西周刑法的中和特征主要体现在对于用刑之

道的规定上,而不是具体的犯罪的规定,这个用刑

之道就是中刑原则。这一点我们也比较好理解,因
为西周法制模式,“议事以制,不为刑辟”还占主要

部分,即在人有所犯时,据事断罪,不作刑律。犯罪

与刑罚不直接对接,意在“严断刑罚,以威其淫”,达
到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功效。但是,因“议事以

制”,没有事先统一确定的标准,则随之而来的弊

端,就是罪刑滥施,罚不中正。夏桀殷纣丧失“天
命”,莫不与此有关。所以有必要确定“用刑之道”,
为司法者提供一个可操作的用刑标准和原则。

这首先表现在周族内部的法律适用上。西周

的基本法律适用原则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

夫”,这是说对待庶人是不强调礼对他们的束缚的,
对待大夫以上贵族不主张肉刑的惩罚作用。为什

么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 其原因正如前所述,这
种区别对待使用法律的制度包含了中和思想“一分

为二,合二为一”的辩证法,对解决当时现实问题有

重要意义。
中和思想在司法上还主要表现为“中刑”原则

的具体应用。这一原则是不仅要求司法公正、量刑

适中及罪刑相适应,还要区分族民的不同习惯和传

统。牧簋是西周中期的一件青铜器,其铭文是关于

周共王册封一个名叫牧的贵族担任官职的一篇命

辞。在这篇命辞中,周王反复告诫牧在司法审判中

一定要做到恰当适中,否则,滥刑无辜必然导致引

发“民乱”的严重后果。周王苦口婆心的告诫可谓

语 重 心 长。 其 中 蕴 涵 了 在 司 法 中 对 中 和 精

神的追求:
周王说:“牧! 过去先王命令你做司士,现在我

要命令你去管理众位官员。如果国家有心怀邪恶

的管员心怀叵测,就会使社会混乱。假使不按先王

制定的刑法对这些官员定罪量刑,就会使百姓受

害。有些司法官吏如讯、庶右、邻等没有依法判案、
或者量刑不公正、不适中……。”“牧! 你一定要按

照先王制定的刑法去断狱,你的属官讯、庶右、邻等

必须协助公正恰当地判案,使刑罚适中。你要勤于

政事,务必整治那些在执法中不公正、量刑不恰当

的官吏。”[2](P525)

透过金文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西周统治者是非

常重视“中和”理念在现实生活的应用的,“中”是方

法和过程,“和”则是结果和社会效应。应用司法领

域,便成了对“中刑”的司法追求,它不尽是追求“慎
刑”的法律价值,更是要求司法公正、量刑适中及罪

刑相适应的司法中和特征。
同样的价值追求在西周文献资料中也大量反

映。例如,例如《泰·九二》的“尚于中行”,《复·六

四》的“中行独复”,《讼卦》中的“讼,有孚、窒、惕,中
吉”,要求人们行为恰到好处,自然包含司法行为。
在《尚书》中,“中刑”又被称为“中罚”,如《尚书·立

政》云:“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1](P269)此“中罚”
即为“中刑”,说的是选用法律一定要小心谨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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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选择合适的刑罚。《尚书·吕刑》中有“观于五刑

之中”一语,是说从五刑中查询合适的刑罚,又有

“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1](P277)是

要求司法官小心谨慎定罪量刑,根据法律做到恰当

公正。
从西周文献及出土的金文资料来看,为了做到

法律适用的恰到好处 西周司法官是充分考虑各个

方面情况的。首先,定罪量刑要考虑主体身份地位

的不同,以区别对待,适用不同法律和刑罚,《尚书

·吕刑》表达为“轻重诸罚有权”,表达了充分考虑

各方面原因来决定定罪和量刑。身份的区分主要

看主体分属族姓的不同以及是贵族身份还是庶民

身份,例如,对于群饮罪,按照《尚书·酒诰》是:“群
饮,汝无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 又惟殷之迪

诸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1](P254)同样

的罪对于周人用死刑,对于商民只是教育。其次,
考虑主体客观恶性作为定罪的依据。西周时期已

经区分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惯犯和偶犯,情况不

同,处罚不一样。按照《尚书·康诰》规定是:“小人

有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

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

辜,时乃不可不杀。”[1](P253)即对于惯犯,故意犯

罪,虽犯小罪,仍处死罪;对于犯大罪者,只要是过

失,不是惯犯,可不处死罪。其三,对于有疑惑的犯

罪,采取灵活政策,防止错杀。《尚书·吕刑》规定

了对于各种罪名的疑案的赎金政策,用赎金方法减

轻处罚。《亻郑 匜》铭文记载牧牛跟长官争讼的案

例,本该鞭一千的牧牛被减为鞭五百,罚金三百。
而这个判决是牧牛不服一判的上诉的结果。因此

减刑罚金可以说是西周解决疑案重要方法。[3](P125)

综上所述,中和特征在西周刑事法制建设中的

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已经明显体现。这与当时整

个社会的价值认识密切相关。毕竟西周的建立是

小邦,周战败大邑商而形成的以周王为共主的众多

邦族的联合体,西周的统治者以自己的弱小力量面

临着的不仅是商民的随时反抗,还有周族外的其他

邦族臣服,所以协调邦族关系使各邦族心悦诚服地

归顺是西周一代面临的重大使命。而这些问题的

解决及有关制度的展开无不需要稳定和谐的思想

为指导,“中和”特征在西周刑事制度中的体现可以

说反映了当时的这一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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